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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范成大《西征小集》中思歸之情

的書寫手法 

蔡 宛 庭 

一、前言 

除了晚年的田園詩作，紀行詩亦是范成大（1126-1193）的代表作品。1 詩人

三組主要的紀行詩作分別為《北征集》（使金）、《南征小集》（入桂）、《西征小

                                                 
1 學界對於紀行詩的概念界定並未達共識，本文參照齊穎與黃奕珍的說法，以為書寫詩

人在長段時間中出行時的所見所感便可稱為紀行詩，詩中內容包括摹山範水、抒發心

境、記錄行程、旅途中酬唱贈答等，其中不僅顯現了時間與空間明顯的連續性，並且

強烈地透顯作者的書寫意識。若以此定義檢視詩作，則可發現《西征小集》記述由桂

入蜀沿途的種種經歷，可符合「時間與空間具明顯的連續性」此外緣要素；又范成大

《西征小集》中第一首詩的詩題為〈初發桂林，有出嶺之喜，但病餘便覺登頓，至靈

川疲甚……〉，可知范成大自覺地描寫一段旅程，特意標記路程的起點處與經過之處。

陸游〈范待制詩集序〉中亦言「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

西征小集。」范成大於淳熙三年託陸游為《西征小集》作序，與范成大頗有交情的陸

游以此段話交代范成大吟詠長段行旅並將組詩編纂成集的意圖，此二者皆能明顯透露

范成大描摹旅程的內在動機。結合上述詩作的外顯特徵與詩人的內在自覺，本文可以

認定《西征小集》確為一組「紀行詩」。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武漢：華中師範

大學碩士論文，林岩先生指導，2016 年），頁 1。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

（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 60-61。宋‧范成大著，富壽孫標校：《范石湖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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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入蜀），2 各描摹范成大不同時期的仕宦經歷。論紀行詩的形態特質，《北

征集》已出色地完成並表現，3 而詩人呼應南宋國勢而展現出的愛國情懷、恢復

中原之想也反映在此組詩中，不過中晚年出仕與歸鄉拉扯的複雜感受大概只能

在《南征小集》與《西征小集》中看到。《西征小集》所記錄的是范成大退居吳

縣以前，最後一次跋山涉水，出任地方官的旅程。當時，孝宗皇帝欲再次委以重

任，四川是南宋關鍵的西南屏蔽，兵民庶務尤為重要。4 對於始終關懷國事，關

心民瘼的范成大而言，受任四川置制使、知成都府無疑是一造福社稷的大好機

會。然而，此時詩人已五十歲，身心衰老疲憊，渴望歸鄉的心情使他心生抽身的

想法，如高碧雲所言，每當出處糾葛之際，詩人欲首先回歸的地方便是家鄉。5 

因此，出任與歸鄉的拉扯與矛盾成為詩人在入蜀期間的心境寫照之一，而又由

桂入蜀的路程險峻崎嶇，路途艱辛孤寂，於是與其他紀行詩作相比，漂泊難安、

嘆老思歸之苦於《西征小集》中尤為多見而顯著。6 那麼，范成大是如何結合此

時期行役的經歷，以紀行詩為載體，來凸顯這番欲歸之情？ 

                                                 
2 《西征小集》的詩作後來被收入《范石湖集》卷 15、16中，本文所引之詩皆據宋‧范

成大著，富壽孫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 范成大成熟的紀行詩型態已經在《北征集》展露，包括注重詩題與詩體於組詩中高度

的統一、一貫性，使得紀行組詩的結構完整；另一則是以主觀的語言直接地表達自己

的思想和情感。（日）大西陽子：〈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社

會科學版）》1992年第 2期（1992年 7月），頁 45-47。 
4 陸游〈范待制詩集序〉：「成都地大人眾，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

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聁之間。」同註 2，頁 506。 
5 高碧雲解釋范成大會有如此表現，是因為范成大的故鄉平江在金人南侵時被掠奪一空。

故鄉既與國家苦難繫連，同時也是他奮鬥、力學、安頓身家之處。此兩個因素造成范

成大懷念家鄉的情感更加濃厚。見高碧雲：《范成大紀遊詩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李清筠先生指導，2004年），頁 162。 
6 《南征小集》（現歸入《范石湖集》卷 13）中偶有漂泊難安、嘆老思歸之嘆，如〈乾

道己丑守括〉：「三過溪門今老矣，病無腳力更登臺。」、〈櫧洲道中〉：「客子歎游倦，

田家甘作勞。」、〈兩蟲〉：「鷓鴣憂兄行不得，杜宇勸客不如歸。天涯雞絲南會化，唯

有兩蟲相發揮。」、〈邵陽口路麤惡，積雨餘濘難行〉：「豈知多病身，今乃著腳歷。」

等。同註 2，頁 160、165、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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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淳熙二年（1175）正月二十八至六月七日，自桂林出發，抵達成都期間，

范成大用小集中的 134 首詩寫下了旅途中的所見所感，拼湊出一幅曲折奇險的

入蜀風景。這一段記錄為後代學者所注意的多是詩人所描繪險峻神奇的山水風

光、特殊寫實的風土民情、真摯難捨的交友情懷、憂國憂民的愛國情志，與詩作

構思豐富多元，而且描寫細緻充實的特色，並多將這些詩作與任官巴蜀、出巴蜀

時的作品一併討論。較少深究詩人內在於重任的肩負與放下之間的難擇心境，

在老病纏身之時，思歸之情漸趨濃厚，甚至主導其仕隱抉擇的情形。因此本文將

關照《西征小集》中所透露出的詩人心緒，且更深入地探討范成大如何在紀行詩

中鋪寫其思歸之情。關於范成大入蜀時的情感研究，以下有數篇論文提及，如余

霞與齊穎之作皆說明范成大的巴渝詩作體現了舟車勞頓，奔波疲憊，悲老思歸

之情，7 羅超華認為「思歸情緒」貫穿了范成大出、入蜀的行程；8 申東城於其

書中也將「淡淡的鄉愁和歸隱情懷」歸為范成大入蜀詩的重要主題之一，9 並零

散地提到想念故鄉美味、眼前風景異於家鄉而酸楚、用吳諺去占驗巴蜀的天氣

等這些皆是詩人表達鄉關之思的媒介。而在上述的內容之餘，付曉琪之文則特

別指出「吳」、「東吳」、「吳地」時常在寫入詩作與詩題中，詩人藉以表達對於吳

地的親近與眷戀。10 然而，此文僅簡要地提及「吳」為一鏈結思鄉情懷的關鍵

字，但並未再回扣詩作「紀行」的本質來詳加闡釋「吳」一詞於各詩境中的不同

展現，與詩人分別運用何種書寫手法將「吳」一詞融入詩作以表達鄉思，此為較

可惜之處。 

                                                 
7 余霞：《陸游、范成大的巴渝詩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熊篤先生指導，

2007年），頁 35。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頁 53。 
8 羅超華：〈論范成大入、出蜀途中所作詩歌〉，《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

（2013年 1月），頁 89。 
9 申東城：《巴蜀詩人與唐宋詩詞流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266。 
10 付曉琪：《范成大蜀中詩文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吳明賢先生指導，

2007年），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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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多僅點出「思歸」為范成大入蜀詩的主要內涵之一，惟付曉琪一文

簡單地分析了詩人利用對於「吳」的呼喚作為表露思鄉的方式。而閱讀過《西征

小集》，便可發現范成大除了以直白淺顯的口吻訴說歎老倦游之悲，11 其亦能結

合生平所遊，在這段特殊的移任旅途中，利用摹山範水，記錄風俗文化的技法，

屢次將「桂」、「蜀」、「吳」等地的書寫輪番穿插於詩作中，不論是運用地理上的

空間措置，或是安排記憶與現實的對照，甚至是對自我身分的思考與訂定，作者

意在烘托出對於家鄉的嚮往，指涉身心的歸宿。因此本文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

擬進一步地探究范成大如何善用紀行詩的特質，將對故鄉的懷想融入其中，即

理解詩人如何利用「桂」、「蜀」、「楚」與「吳」等地描寫的配置，12 來形塑思

歸之情，並藉此更深入地體察詩人入蜀時糾結的心理。 

二、對照桂、蜀、吳的風土民情 

范成大在行旅的途中記錄了崇山峻嶺、深峽幽谷，寫著乘舟溯流而上的艱

難，在杳無人煙的曠土，蹣跚行走的劬瘁慘澹；也記下滂沱大雨，水漲阻行，泥

途道艱的窘境，和雨後的新綠與芬芳；更好奇於峽民自耕、自足、自樂的安穩生

活。但范成大並非如謄稿似的摹寫所見所聞，他善於連結、比較新鮮與熟悉的事

物，前者為眼前桂、蜀地的景致，後者則是記憶中吳地的面貌，在新舊事物的交

                                                 
11 如〈四明人董嶧久居是嶽市，乞詩〉：「祝融峰下兩逢春，雨宿風餐老病身。莫笑五湖
萍梗客，海邊亦有為歸人。」、〈鼎河口枕上作〉：「漂泊離燕巢，彎跧負殼蝸。」、〈小

望州〉：「老矣且勘遊，歸期行可請。」、〈茸山道中感懷〉：「日增衰病復一日，山隔舊

遊知幾山？倦拂盤陀蒼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同註 2，頁 200、201、205-206、

228。 
12 此處的「桂」指的是廣西一帶；「蜀」指四川一帶；「楚」指以洞庭湖為核心的湖南、

湖北一帶；「吳」則指江蘇蘇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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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書寫、交相比對之下，反映出范成大在稱頌或是怨棄每段經歷時，始終心繫故

園的美好樣貌。 

若從范成大自桂林遷徙至成都的歷程來看，隨著時間與步伐的推進，范成

大詩中的比較情況也不同：前期仍可見范成大懷著好奇有致的態度欣賞、觀覽

異地的風景，詩人將桂、蜀二地比擬吳地，詩句流露出桂、蜀二地與吳地皆佳的

評價，與詩人不讓桂、蜀二地專美於前的想法。後期的詩作則顯然貶桂、蜀，優

吳地，不僅有著范成大對桂、蜀之風俗景色的不滿和鄙棄，還將吳地塑造為滿園

芬芳，環境清幽，佳饌誘人之處，在范成大眼中，吳地可說是盡善盡美，無可挑

剔。自前期到後期，范成大以吳地和其他地域對照時所屬的地位，表露旅途之中

思鄉之情的厚薄。 

前期之作如〈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一詩： 

午行淸湘縣，妍煖春事嘉。柴荊鬧桃李，冥冥一川花。 

故園豈少此，愈此百倍加。我寧不念歸，顧作失木鴉。 

百年北窗凉，安用天一涯。君恩重喬嶽，敢計征路賖。 

鄉心與官身，鑿枘方聱牙。橘柚走珍貢，何如繫匏瓜？ 

明當復露奏，天日臨幽遐。儻許淸江使，曵尾還汙邪。13 

范成大行走在毗鄰湖南省的廣西清湘縣（今全州縣），望見郊外春華燦爛，而開

啟仕隱拉拔的爭論。首先，詩題便指出清湘縣與石湖二地，即盛開的雜花雖在詩

人的眼前搖曳生姿，然而其所心心念念的卻是故鄉，可說詩人既如實地為這段

旅程記下美好的春事，並以此為引，寫下了內心不斷迴盪的願望。而詩人是如何

將詩作的主軸自紀行導向思歸？詩篇的開頭先描述了繁花成蔭，生意盎然，暖

香襲人的佳景，讀至於此，應會以為范成大極為賞愛此地景致，因此讚不絕口，

                                                 
13 同註 2，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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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刻畫。但是，詩人接著便以「故園豈少此，愈此百倍加」說明此景並不罕見，

其故鄉石湖也可時常遇見，而且盛容不亞於桂地，甚至桃李滿樹、繁花似錦的燦

爛百倍於桂地。書寫至此，可知范成大雖褒獎清湘縣的春景，但在比較中，卻更

傾心於家鄉的風光。而這不僅是兩地風景美醜上的較量，更是范成大心中「鄉

心」與「官心」的不斷拉鋸，宛如圓鑿與方枘相互牴觸不合般，詩人在「感念君

恩而為官」與「回鄉重獲自由」兩者間徘徊，難以在出處進退間覓得最滿意的選

擇。 

隨著范成大進入峽中，兩地之間的對照也愈加明顯。同時，詩人貶蜀優吳的

心思也更加鮮明。如〈自巫山遵陸以避黑石諸灘，大雨不可行，泊驛中一日，吏

士自秭歸陸行者亦會〉一詩厭棄因大雨侵襲，而屢生波折的巫山之行： 

巫山信是陽雲臺，客行五日雲不開。陰晴何常有朝暮，夜雨少休明復來。 

今朝水長不知數，没盡山根蒼石堆。東磯西磯盡如削，大灘小灘俱若雷。 

不知瞿唐復何似？想見萬頃淙一杯。袛今水劑已壯矣，聞道陸程尤艱哉。 

摩圍隘口石生角，蹋颯坡前泥似醅。眼前安得故園路，江沙江草便靑鞋。14 

此詩將「巫山」與「故園」對舉，先敘述巫山遭逢連日大雨，河水高漲無數，淹

沒數堆石灘，滾滾澎湃的水聲如雷聲般宏亮有力。而此處的山勢亦險峻如削，山

石尖若生角，山路泥濘似酒醅，窒礙難行。種種的描寫指出了水路與陸路的困

蹇，和范成大一行人的痛苦無奈。就在范成大以十四句詩句來摹擬這段苦不堪

言的旅程，刻畫陸程猶比水程更艱辛此雪上加霜的窘況之後，詩句倏然轉移至

清爽閒適的「故園路」。詩人用對故園的遙想霎時推翻了現實中接連不斷的困頓，

尤其以便於青鞋踩踏，清爽不沾泥汙的江沙江草與「尤艱」的路程相對。末句雖

看似輕描淡寫吳地的江濱之景，但因前面詩句層層鋪墊，之後再突然翻轉情景，

                                                 
14 同註 2，頁 218。 



論范成大《西征小集》中思歸之情的書寫手法 
 

‧11‧ 

89 

使得這清新淡雅的江濱之景顯得彌足珍貴。最後兩句又以反詰語氣慨嘆故園路

「安得」再踏上，安在眼前？表達了故園的美好只能成為回憶和遙不可及的夢

想。而入蜀一路所遭受的重重委屈與對清秀吳地的懷想形成強烈對比，意味著

故園是范成大深陷困厄時心中最深的渴望。 

除了上述以兩地對舉的詩例，范成大亦有同時對照桂、蜀、吳三地的詩作。

而且在比較之外，詩人更直接地表明自己的好惡，如〈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

近。頃在嶠南，其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蔞藤，食之輒昏然，已而醒

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食蒜者所薫，戲題〉： 

旅食諳殊俗，堆盤駭異聞。南餐灰薦蠣，巴饌菜先葷。 

幸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絲蓴鄉味好，歸夢水連雲。15 

詩題雖言「戲題」，並非認真之作，但詩中內容應多少訴出范成大的心裡話。此

詩彷彿是范成大品嘗各地名產的記錄，自「南餐」寫到「巴饌」，還有留存底心

的「鄉味」。但是范成大對三者的評價並不一致，詩人以「駭」歸結其面對旅食

的心情，他並不習慣，也不喜愛「南餐灰薦蠣，巴饌菜先葷」此些飲食習慣，更

以「臭」和「可厭」鄙夷地形容蜀地之胡蒜和桂地之蔞藤。此中充滿著主觀的評

論，而非以客觀的角度來體驗、載錄殊俗，其中的原因應可自末聯察覺。與「南

餐」和「巴饌」不同，故鄉的絲蓴即便非珍饌玉饈，亦擁有美好的滋味，只可惜

歸鄉回味之夢如不斷流動變換的水和雲，難以緊緊握住，頃刻間便消散無跡。食

物長於土地，各方土地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溫度，茁壯了專屬的食物、相應的

風俗，及每一個生命。范成大利用最平常的食物、熟悉的味道作為比較對象，可

                                                 
15 同註 2，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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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以食物繫連了在吳地平凡而安穩的生活，與對家鄉的深深眷戀，所以此詩

可以說是有意地戲作。16 

范成大分別以視覺、觸覺與味覺等感官經驗開啟旅途的記錄，並加入故鄉

吳地作為對照的一方，藉由偏愛吳地的書寫，勾引出濃郁的鄉關之情。17 在這

幾首紀行詩中，「故園」之稱呼與桂、蜀不同的是，其不僅指涉東南吳郡這個地

點，作為與南方、西方區分的代表據點，更隱含有詩人深刻的依戀之情。所以，

雖然三地在對照時，似乎皆為紀行書寫而提出，但「故園」卻多出心靈層次上的

意義。而隨著對比愈加顯著，故鄉之好愈加彰顯，詩人也從意識到自己尚為官身

而躊躇不定，到幾乎厭惡入蜀之行。如〈鄰山縣〉一詩所言：「鳥啼一夜勸歸去，

誰道東川無杜鵑。」18 鄉思未因旅程的推進而有任何減損，而三地風土民情對

比的強烈程度，正以范成大思歸之情的濃淡為依歸。 

三、延展行旅空間至吳地 

范成大自桂林出發，沿湘水而上，沿途經過清湘縣、衡山、洞庭湖、澧陽等

地，後入大江（長江）西去，經過峽州、秭歸、巴東、夔州、萬州、小溪等處。

                                                 
16 〈三月二日北門馬上〉：「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醾競滿頭。十裡珠簾都捲上，少城

風物似揚州。」此詩為范成大知成都府時所作，其寫詩人訪查地方風土時，稱讚成都

少城花團錦簇的燦爛風光頗似揚州（亦屬吳郡範圍）。這段時間裡的范成大因公務繁

忙，生活也比較安適，故思歸之情不似入蜀時濃烈。詩作中雖延續對照手法的使用，

但對地域的的高下之判與褒貶之意便少見許多，彷彿只是偶然感到這番明艷的風物

是如此熟悉。同註 2，頁 233 
17〈勞畬耕〉一詩與上列詩作不同，范成大於詩中揚蜀抑吳，批判吳地的貪官污吏，讚

賞蜀農的自耕自足。雖然詩人未展現吳地美麗的面貌，但亦表示范成大雖身處在蜀，

但心卻記掛著故鄉。思歸之情並不濃厚，卻是另一番殷切的關心。同註 2，頁 217。 
18 〈鄰山縣〉：「山頂噓雲黑似煙，修篁高柳共昏然。鳥啼一夜勸歸去，誰道東川無杜鵑。」
同註 2，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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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承襲並修改了《北征小集》中紀行詩以地名為詩題的作法，19 以詩的形式

詳細地為許多駐足之地留下專屬檔案。而這些詩作看似皆被規範在某一景點、

某一範圍，其實不然，范成大在一些詩作中藉由視野的不斷延伸、心中的想像、

空間的拼接等方式來擴展詩中的行旅空間，而詩人心心念念的吳地便時常成為

行旅空間所及的最遠處。詩人在心中、詩中反覆呼喚吳地，並藉由屢次的書寫，

拉近了自己與吳地的距離，以表達身不由己的無奈。 

越過崇山，渡過江湖，范成大記錄了行走的路線，描寫了廣袤的土地上不同

的山水之姿。而能將廣大的地域放入詩作，多建立在「望」這個舉動之上。王立

認為： 

登高望遠，眼界心胸頓闊，人在自然與社會舊有格局中位置關係被暫時

打破，想像聯想為主的審美心態處於最活躍狀態，原來深層結構中被壓

抑的情感也最易勃發迸湧。20 

范成大完善地結合了「登高望遠」的抒情模式，與紀行寫景的寫作類型，將眼

界、心胸之頓闊落實在寬廣風景的描摹上，將被誘發而迸湧的情感表現在空間

之標的──楚、蜀、吳等地的選擇上。於是，遊覽而生的飄泊之感，與因遠望而

自心中深處湧升的思歸之意在詩人規範的空間裡交鋒，現實與渴望之間的矛盾

也漸趨明朗。如〈題嶽麓道鄉臺〉一詩作於范成大入洞庭湖之前，21 搖盪在湘

水流域之時： 

                                                 
19 《北征集》用地名作為詩題起了引導紀行時空移動的作用，而《南征小集》之後的紀

行詩沒有詩題的限制，說明性的長詩題增加了。參考（日）大西陽子：〈范成大紀行

詩與紀行文的關係〉，頁 49。 
20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 240。 
21 《廣輿記》卷 15：「道鄉臺，嶽麓顚。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温益下逐

客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度，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張栻爲浩築臺，朱熹刻石曰道鄉。」

明‧陸應陽彙編，明‧閻光表增訂：《廣輿記》（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年），頁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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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江水黃，江外滿城緑。城外杳無際，天低到平陸。 

長煙貫楚尾，遠勢帶吳蜀。故園東北望，遊子闌干曲。22 

范成大站在道鄉臺上遠望，隨著視線的拓展，將山、江水、城和平陸層層地收納

進詩作。視野彷彿能不斷延伸，跟隨長煙飛揚到了極西的蜀地，和極東的吳地。

詩人以當下所在之處──楚尾作為基點，以旅程的終點──蜀，和心中嚮往的

歸宿──吳作為分界，為這片江山勾勒出三角形狀的幅員，裏頭包裹著究竟服

膺於現實而西行，還是聽由心聲而東行的掙扎。而末聯便點出了范成大終究只

能憑著欄杆，說服遊子般的自己「遠望可以當歸」。把遠目眺望，把故鄉化為旅

行書寫中的一環，或許能藉此想像故鄉便在不遠處，並以此作為思鄉而痛楚的

補償。另一寫到登臺遠望的詩作還有〈望鄉臺〉： 

千山已盡一峯孤，立馬行人莫疾驅。從此蜀川平似掌，更無高處望東吳。23 

范成大走過千山萬水，即將抵達平坦的四川盆地。然而在終於擺脫苦厄的路程

之後，詩人並未破愁容為笑容，反而停駐了腳步，登臺四望。此詩便再次藉由遠

望所產生的視野推及，在「實際空間」中添入的「心理空間」──東吳。原本遠

在他方，被山川屏蔽的東吳並無法進入詩人的眼簾，但「望」的姿勢引領了詩人

歸鄉的願望、意圖、期待、要求，還有鄉愁的訊號。24 使得「望鄉臺」不僅標誌

當下所在的蜀地，更標誌了詩人苦望無果的東吳。於是，四句詩句用空間與地標

體現了詩人的腳步雖不斷西進，但心裡卻不停回望東方的情狀，與二者交錯、激

盪下的無可奈何。尤其末句以「更無」連接上句，顯現了詩人在整個旅程中反覆

                                                 
22 同註 2，頁 196。 
23 同註 2，頁 226。 
24 參考（美）蘇珊‧郎格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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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遠眺，如今已遠到再沒有機會顧盼遠方的家鄉，待到成都上任之後，回鄉的機

會亦是愈加渺茫。 

上列的兩首詩中的「望」皆因登高臺而有，而生感觸。除此之外，范成大亦

有自平野觀望的詩作，如為洞庭湖規劃界域，並以吳地作為空間中最東邊標的

的〈澧陽江〉： 

順流下沅江，溯流上澧浦。水深蘭芷寒，漂搖憚風雨。 

采采不盈掬，何由寄遠渚。洞庭浮天白，遐矚莽吳楚。 

有懷獨晤歎，櫓聲與人語。暮夜即維舟，蒼茫定何許？25 

詩作以「蘭芷」畏憚風雨，在深寒的水中孤單而不自由的樣貌作為抒情的開端。

似乎以「蘭芷」的高潔象徵己心所秉持的精神，將如今身不由己的飄搖境遇，寄

託在采采的「蘭芷」無由寄達遠方沙渚的形象之上。意即即便澧陽江上接「澧

浦」，下接「沅江」，是一處易於南來北往、交通便利之處，「蘭芷」與詩人依然

被困在此地，而不得脫身。但其實詩人一直因轉派而奔波，那為什麼他會認為自

己受到束縛？詩作前半已藉吟詠「蘭芷」，加入「沅江」、「澧浦」、「遠」等要素

來擴張空間感，第八句更自「遐矚」的視角劃定一旁清澈的洞庭湖鋪蓋了吳、楚

兩地，宛如到了洞庭湖的另一端，所見便是久違的家鄉。而洞庭湖實際上並未與

吳地接壤，但范成大逐漸將視野拉到遐遠之處，遠到接上了吳地的家鄉。這意味

著在詩人心裡，環走四方的自己於身心不得自由，不能疏放，因此他憶起家鄉，

或許也只有家鄉才能讓他真正安放孤獨多嘆的心靈。如最後四句所言，范成大

的心聲在這江畔又有誰聽得？連小舟都因夜幕低垂而靠岸繫上，只剩下同樣孤

寂的櫓聲與思鄉的詩人唱和、低歎著，在這片蒼茫的大地飄盪。 

                                                 
25 同註 2，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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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地與楚地、蜀地相隔甚遠，如范成大詩中便言「天涯各芳春，秦吳千萬

里」、26「自古秦吳稱絶國」，27 詩人在旅途中屢次為與家鄉相距遙遠所苦，地理

上的重重阻隔加深了歸鄉不成的落魄之感。於是，范成大在紀行詩中縮小了客

觀的空間，巧妙而自然地將旅行本會四處遊覽、賞景的性質，結合登高望遠的傳

統意象，試著在詩中創造一個家鄉似乎便在視野可及之範圍的想像空間。如冷

成金所言：「客觀空間的可分割性衍生出的可把握性決定了精神空間具有為人提

供家園感的基本功能。家園與客觀空間有關，家園感則是對特定的客觀空間的

情感化、心境化、境界化。」28 吳地在范成大的詩中不再只是一個客觀的地域，

在詩人透過的紀行的形式，將他與楚、蜀組合之後，吳地便等同於承載著精神安

頓的家園。然而，在詩人想透過詩作親近家鄉的同時，也因為現實中無法實現願

望而更顯憂愁。 

四、標舉吳人身分 

范成大〈丁酉重九藥市呈坐客〉中自注：「於南北西三方，皆走萬里，皆遇

重九，每作〈水調〉一闋。燕山首句云：『萬里漢家使』，桂林云：『萬里漢都護』，

成都云：『萬里橋邊客』。」29 在流轉於南北之際，詩人定義了每趟旅程中的自

己：使金時，是身負家國重任的使者；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時，是督守邊

                                                 
26 〈渚宮野步題芳草〉：「草色沐新雨，綠潤如得意。披拂欲生煙，苒苒著巾袂。天涯各

芳春，秦吳千萬里。故人攀桂枝，今夕念游子。」同註 2，頁 203。 
27 〈發荊州自此登舟至夷陵〉：「初上篷籠竹笮船，始知身是劒南官。沙頭沽酒市樓煖，徑

歩買薪江墅寒。自古秦吳稱絶國，于今歸峽有名灘。千山萬水垂垂老，只欠天西蜀道

難。」同註 2，頁 203。 
28 冷成金：〈論化時間為空間的詩詞之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 4期（2011

年 7月），頁 144。 
29 同註 2，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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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地方大吏；但知成都府時，卻僅為落腳異鄉，於「萬里橋」邊徘徊之客。30 這

樣的自我描述概括並具體化了詩人對功業的期許，與心中的感受。顯然與至北地

和南方相異的是，詩人並不期望自己於任蜀時能立下壯業，反而為自己貼上轉

徙各處，屢經離散之客的標誌，頗有惆悵之意。而在作於此詩之前的《西征小

集》中，其實詩人已藉行旅之寫更深入地袒露「客」的內涵，認定自身為「吳人」

的身分。 

本節主要自兩種角度切入討論：一是吳音的使用，二是「客」的定位。前者

是詩人間接用熟悉的鄉音來指涉自己的歸屬之處，後者則是直接揭露自己為自

吳地流浪到蜀地之「客」。與前兩節不同的是，范成大在此處的書寫並非藉觀覽

名勝風景，委婉地凸顯吳地在其心中的重要，而是將焦點放在形容、刻畫自己之

上，「我」的意識更為強烈。關於吳音的使用，如〈清湘驛送祝賀州南歸〉： 

海内交情兩斷金，離歌倡和俱吳音。桃花如雨暮春酒，竹箭有筠他日心。 

萬里書來蜀道易，四愁詩成湘水深。田園將蕪各早計，一棹五湖能見尋。31 

此詩作於送摯友祝元將知賀州之時，詩中除了懷想兩人深厚、不因分別而減卻

的交情和離別的不捨，詩人同時也道出自己的渴望，即像范蠡歸隱五湖般，退出

朝政，回到田園。而這樣的想法在詩作的首聯便出現端倪，首聯寫到詩人與好友

唱和時所使用的是吳音，於是可知范成大與祝元將都是吳人，身在異鄉的兩人

                                                 
30 「萬里橋」是四川的一處名勝，《華陽國志》：「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

萬里橋。」歷來有許多寫及萬里橋的詩作如唐‧張籍〈成都曲〉：「萬里橋邊多酒家，

遊人愛向誰家宿。」唐‧杜甫〈狂夫〉：「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杜

詩詳註》中亦註：「在成都縣南八里，即諸葛亮送費辭處，因以為名。」晉‧常璩撰，

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年），頁 122。唐‧張籍撰，

徐禮節、徐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 788。唐‧

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743。 
31 同註 2，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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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著鄉音對話來慰解愁懣，如當代作家琦君也在〈鄉音不改〉一文的最末說：

「再說故鄉既然渺不可即，保留點鄉音，多少也是慰情聊勝於無吧！」32 所以

對范成大而言，吳音不僅包含了其與祝元將在異鄉建立起的深切情誼，是其與

友人最親密的聯繫，更是飽含范成大對遠處故鄉最深的掛念。而當面臨這種別

中有別、將再踏上迢迢旅程的情景，以吳音唱起的離歌，既是給予彼此最後的祝

福，亦能影響詩人孤獨敏感的心，產生強烈的情感反應，因而有早計歸田之寫。 

當范成大取道湖北的安鄉、澧陽，並至公安渡江時，33 在愁雨之時所寫下

的〈公安渡江〉亦提及吳音： 

食罷雨方作，起行泥已深。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吳音。 

莫怨馬蹄滑，須愁蠶事侵。梅黃時節是，未可決晴陰。34 

詩人雖身處楚地，但仍十分關切家鄉的蠶事，而詩作是如何由描寫公安江過渡

到關懷家鄉？關鍵在於詩人的愁病。詩作的頷聯說道「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吳

音」，那些政治上的不順遂便藉由高吟「楚些」來抒發，但生病時卻只能藉吟詠

「吳音」來撫慰心緒。這是因為生病時，詩人的身心是最脆弱而易感的，最需要

強大的力量支持以度過極其煎熬的時間，而這份強大的力量最易來自於生我長

我的親人，乃至於故鄉的溫情。尤其又在這種風雨淒迷、旅途乖舛的時候，詩人

試著從各方搜取任何吳地的痕跡。當聽到周圍的人們說著楚音，在聲音的影響

下，他便極度渴望吳音的陪伴，觸動了濃郁的思鄉情愫。如王立所言： 

音樂、音響那規定性的節奏，含有極豐富微妙的戀土思鄉符號意義與情

緒力結構，較之語言文字更易於衝破民族、地域、階級與階層的限制，

                                                 
32 琦君：《桂花雨》（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 151。 
33 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 197。 
34 同註 2，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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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訴諸聽覺的特殊的信息傳導方式，作用於無數思鄉主體的生理機制與

美感神經。35 

熟悉的鄉音能重現過去經歷的一切，包括外在安穩適意的環境，和內心滿足安

樂的感受。因此吟詠吳音反映了范成大心生復歸故里的衝動，使之動情動容。於

是詩人的心神轉移到了吳地，遙想著吳地的景象。與眼前的泥身地滑相比，因值

陰晴難定的黃梅時節，而被落雨打亂的蠶事更令人擔憂，此也呈顯了范成大體

民的一面。此詩以聲音為橋梁，從外在所聞的楚些，寫到內心吟唱的吳音；以雨

天為背景，自泥濘難走的路況，寫至蠶事堪憂的窘境。原應以渡江之寫為主，但

「吳音」的出現，使得關心故鄉之寫反客為主，表現吳郡范成大身在楚地心在吳

的情形。 

除卻以「吳音」標示自己為思歸的吳人之外，在這段入蜀的過程，詩人也會

將自己視作「吳蜀客」。其清楚地以「吳」和「蜀」，來表達自己出身之處，與如

今將到何處為客。如此明確的標舉與以往的詩作多只言「客」不同，不僅呼應了

紀行中常提到地名的性質，也彰顯了客謹記故鄉，執意歸去的意涵。相關的詞作

如〈峽州至喜亭〉有「下有吳蜀客，檣竿立滄洲」一聯，36 詩人記寫了峽州一

帶黃流奔騰，水渦龐大，險灘連連的狀貌。而自己便是至喜亭下，停留在滄州的

「吳蜀客」，和來往的船隻一樣，在危險重重的長江中流盪著。37 另有〈湘口夜

                                                 
35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頁 238-239。 
36 〈峽州至喜亭〉：「斷崖卧水口，連岡抱城樓。下有吳蜀客，檣竿立滄洲。雨後漲江急，

黃濁如潮溝。時見山峽船，鐃鼓噪中流。適從稠灘來，白狗連黃牛。渦濆大如屋，九

死爭船頭。人鮓尚脫免，虎牙不須憂。」同註 2，頁 204。 
37 另有〈麻線堆〉一詩旨在批判當地官員未能積極而用心地修繕千轉百折如麻線，逼仄
險峻的山路，展示了范成大勤政愛民之心。雖然他將自己稱為「憧憧吳蜀客」，但主

要表示自己即使來往匆匆，還能在途中體民所需，並以此來對比未能勤於政事的官員，

其中較難看出思歸之情，故不列入正文討論。同註 2，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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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南去零陵十里矣。營水來自營道，過零陵下，湘水自桂林之海陽至此，與營

會合爲一江〉一詩雖未直稱「吳蜀客」，但亦表此意： 

我從淸湘發源來，直送湘流入營水。故人亭前合江處，暮夜檣竿矗沙尾。 

却從湘口望湘南，城郭山川恍難紀。萬壑千巖詩不徧，惟有蒼苔痕屐齒。 

三年瘴霧亦奇絶，浮世登臨如此幾。湖南山色夾江來，無復媱篸插天起。 

坡陀狠石蹲淸漲，澹蕩光風浮白芷。騷人魂散若爲招，傷心極目春千里。 

我亦江南轉蓬客，白鳥愁煙思故壘。遠遊雖好不如歸，一聲鶗鴂花如洗。38 

此詩首句即以「我」開始，詩人很有意識地傳達沿著桂水，初入湖南的感受。前

半首詩中詩人回顧自清湘縣北上的風光，後半首則面對湖南山水而興感慨。范

成大將〈招魂〉中不得志之騷人在楚地傷春的內容妥貼地融入詩中，並引發其為

自身處境傷感的自我揭示：「我亦江南轉蓬客」。詩人雖非在政治場上失意，但流

離各處便如同蓬草任風吹轉般，行動不由自主，故亦心生抑鬱不滿，認為自己是

離開「江南」而失根的客。此番念想正如白鳥在愁煙中思念著故壘，因此詩人寧

願放棄遠遊，放棄能成就政治理想的大好前程。范成大藉由在心底、在詩中深深

鏤印了「江南轉蓬客」的身分，表示他無時無刻懷抱歸鄉的夢。甚至預示了在家

鄉聽著鶗鴂鳴聲，讓春花灑落一身的閒適。和峽中促發思鄉之情的模式不同，楚

地是懷才不遇的騷人墨客流連之地，在江湖的水煙之中，飄散著哀淒蒼茫的味

道。范成大在政途上雖較少挫折，但是當經過此地，身處蕭瑟的氛圍中，潛藏在

心中的鄉思亦被渲染得更加濃重。故而自寫景轉到寫自身，在詩中相對於「湖

南」，點出了「江南」，點出了客的歸宿。 

直到即將抵達成都，范成大都還在詩中寫到出身吳地一事，如〈遂寧府始見

平川，喜成短歌〉： 

                                                 
38 同註 2，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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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之西，遂之東，更無平地二千里，惟有高山三萬重。 

不知誰人鑿混沌，獨此融結何其工。我本江吳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 

不知塵界在何許？但怪星辰浮半空。直疑飛入蝶夢境，此豈應有人行蹤？ 

今朝平遠見城郭，云是東川軍府雄。原田坦若看掌上，沙路淨如行鏡中。 

芋區粟壠潤含雨，楮林竹徑凉生風。將士懽呼馬蹄快，康莊直與錦里通。 

半年崎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39 

此詩依然凸顯出「我」的自覺，范成大以「我本江吳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

來概括一位鄉在江吳之人，穿峽踏峰西行的旅程。其中的「本」字似乎意味詩人

在壯遊之餘，也埋怨著原可待在江吳玩水弄月，享有優哉愜意，卻忽被調官成

都，而須經歷踏徧西南諸峰的辛苦。甚至暗暗表示回到江吳，沉浸田園才是其心

中最屬意，且理應的選擇，來到西南不過是權宜之計，應盡早回歸故里。而雖然

詩作的後半寫到范成大遠見清爽的平野與城郭而歡欣展容，如末句言「半年崎

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一路上的風塵僕僕恰似都因到達平夷的成都而被

消解，詩人忙著露出苦盡甘來的笑顏，而無暇再為漂泊四方的處境自傷自憐。但

若是再觀知成都時詩作中的老病思歸之寫，便可知「我本江吳弄水月」的想法伏

流在他的心底，「江吳」始終是他為自己貼上的標籤。 

或許是因為飄流各地，居無定所的行程使范成大不僅抒發思歸的哀愁，更

積極地以「吳」或「江南」這些地點來定位自己，以抵抗外在變幻不定的處境，

和隨之被攪擾波動的心情。此也符合紀行詩多標寫地名的特性，詩人用對比或

類比的手法，表面書寫楚、蜀二地的經歷，其實意在寫「吳」來表明支持生命的

根基，和應當回歸的想法。另外有些詩作的內容，如使用吳諺預測蜀地天氣，40 

                                                 
39 同註 2，頁 228。 
40 如〈沒冰鋪晚晴月出，曉復大雨，上漏下濕，不堪其憂〉以吳諺「星月照濕土，明朝

依舊雨。」來應驗雨後微晴，星月燦然，必復雨的現象。還有〈曉發飛鳥，晨霞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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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藉諺語表示吳地為自己所熟悉的故鄉，並流露出對吳地的依戀，並把這種

情感融在寫景刻情之中。這些書寫都反映了范成大自覺地將對內心情感的認知

和對自身的定位安排在詩作內容中。 

五、結語 

宋代官員的旅行總是無法預期的，其旅行的目的、次數、距離、時間、路況

皆不可知，也難以掌握。41《西征小集》記錄了范成大上任成都時的旅行，以紀行

詩的形式書寫漂泊無依、思鄉念家之感。其詩作的書寫手法與情感內蘊相輔相成，

適當的書寫手法傳神地傳達情感，情感的狀態也在無意中影響書寫手法的選擇。

如此，我們便可以明白《西征小集》為何多用對照、遙望和標舉等方式來訴說思

歸之情。若根據程磊在詮釋「羈旅山水中生命的飄泊與安頓」時所言，42 《西征

小集》中的書寫應還處於重新建構精神家園的最初階段，意即范成大還未能內求

精神的家園，使鄉愁在內心的情感體認中尋得著落。43 因此，在詩中不免強化

空間的疏離與阻隔之歎。而詩人以為凸顯空間的隔離可以表達其內心的落寞，

並提醒自己拒絕淹留，爭取回鄉的迫切。但因距離始終難以逾越，反而倍增詩人

心中的無所依托、流浪不安之悵惘。或許知成都期間，范成大為公事而忙碌，為

                                                 
少頃大雨。吳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驗之信然，戲紀其事〉一詩言吳

諺的靈驗。同註 2，頁 225、228。 
41 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42。 
42 程磊：〈羈旅山水與家園體驗──論羈旅行役詩中家園感呈現的意象形態研究之一〉，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1卷第 1期（2013年 2月），頁 49-50。 
43 如上舉之詩之外，還有〈橫溪驛感懷〉言：「朱顏有酒留不住，白髮無方能掃除。未

得歸田先作賦，專攻種樹已成書。」、〈茸山道中感懷〉：「日增衰病復一日，山隔舊遊

知幾山？倦拂盤陀蒼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皆可證范成大頻嘆老病，亟求歸鄉。

同註 2，頁 2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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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所束縛，鄉愁之寫減少了。但我們能自《西征小集》中詩作的書寫手法，看

出鄉愁一直是范成大心頭揮之不去，找不到出口的念想。 

而范成大於「思歸」主題上的書寫既上承桂林之作，亦下啟成都之寫。在書

寫手法上與桂林、成都二者不同的是，《西征小集》中的詩作更凸顯空間感，其

拉大空間，增加空間之間的對比，使得情感更具張力。如上文所云，范成大善將

行旅中的見聞作為襯托故園之美的對象，體現空念故土之鳥語花香、青草佳餚

的失落；又將行旅遠望的視角延伸至吳地，試圖在詩中縮小與故鄉的距離，卻徒

增可望而不可及之悲；再者，詩人承襲紀行詩時常羅列地名的習慣，標示自己的

身分為自吳地旅行至蜀地的客，希冀能跨越山水的屏障，回到生命扎根之處。 

反觀桂林、成都時的詩作，便可發現范成大多僅能在一特定，且較為狹小的

區域內抒情寫意，如在桂林時，詩人寫道「飄飄北歸夢，夜繞吳淞雲」，44 在慰

問友人之時道出北歸之夢，但不及〈清湘驛送祝賀州南歸〉一詩兼寫蜀、楚和

吳，以表現別中有別的悲傷力度；而「老來觸事懶，病添歸計忙」45 一句則是

詩人身感老病，憶昔長嘆，在搖曳的燈火之前幻想歸隱之時。還有在成都時，詩

人寫著「鄉心忽向燈前動，夜雨先從竹裏來」，46 其在桌前遙想吳地的春景，和

自己不被放回故鄉的心酸，此二首應是范成大在屋內的自傷自嘆。由此可知，登

山渡河的艱苦加深了詩人的思歸之想，而紀行詩的書寫模式也為詩人的詩作創

造更豐富的視角、更寬闊的格局，紀行的性質讓「思歸」之情得以在詩作中淋漓

盡致地鋪展。之後亦有些於成都所作的詩繼承《西征小集》中的寫法，如范成大

                                                 
44 〈送唐彥博宰安豐，兼寄呈淮西帥趙渭師郎中〉。同註 2，頁 175。 
45 〈思歸再用枕上韻〉。同註 2，頁 181。 
46 〈三月十九日〉。同註 2，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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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以「吳霜」來形容斑駁的髮鬢，標舉身心皆屬於吳地。並在老病之歎中傳達

自己生為吳人，應歸吳地之意。47 

若以紀行詩的發展歷程來看《西征小集》，范成大在抒發鄉愁的筆法上，繼

承了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的成就，如白描入蜀道中之山水實景與真實情感，利

用組詩的形式多角度、多面向地包蘊彼此呼應或對抗的內容，還有運用多重的

感官摹寫營造接近真實的場域，使讀者如身歷其境。48 甚至，范成大能更靈活

地施展這些手法，使得詩歌的內容與詩人的情感契合得更為緊密。而又因范成

大特殊的仕宦經歷，其使用多變的文體，49 較前期的《北征小集》與《南征小

集》多方面地展演宋代士人舟楫鞍馬上之困頓，深化思鄉情感的刻畫。並且打破

過去紀行詩作勾勒線狀之山水風光的趨向：書寫區間以出發點到目的地為界，

著重於離開此地、前往彼地之間的行程描繪與心情傾吐。《西征小集》連結了范

成大入蜀之前四方遊歷的經驗，藉由懷想與回憶，使行役之寫的核心落在桂林

到成都此路線的生活圖景，但過去的經歷成為拓展空間的寫作材料，詩中的書

寫範疇因此遍及中國的東、南及西方，變為片狀的記寫。50 同時，界域的擴大

                                                 
47 如〈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耳畔逢人無魯語，鬢邊隨我是吳霜。」；〈新作景亭，程

永之提刑賦詩，次其韻二首〉：「不管吳霜微點鬢，來看蜀錦爛爭春。」同註 2，頁 232、

234。 
48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頁 44-52。 
49 《北征小集》中的詩作皆為七絕；《南征小集》中以五古為主，七絕次之；《西征小集》

中雖仍以五古、七古為主，但七絕、五律和七律亦有相當的數量。齊穎：《范成大紀

行詩研究》，頁 47-48。 
50 《北征小集》中組詩以地名作為詩題，詩注與詩句多以一地景為核心進而發展。其中

多刻劃繁複的時間對比，以重申胡夏之別。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

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臺大中文學報》第 17期（2002年 12月），

頁 182。至於地域之間的對照，詩人則會由詩注或詩句建立南優北劣、南主北客的情

境。然而這樣南北地對照的書寫並不多，南北兩方的對比也相對單純。而且所用來比

較的大多不是范成大行役所經之處，而是存於其認知中的地域。如〈護龍河在新宋門

外，中有綱船數十艘。〉：「新郭門前見客舟，清漣淺淺抱城樓。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

神合斷流。」（同註 2，頁 147。）《南征小集》中的詩作則多以數個地名的羅列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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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固有寫作手法之下包容的意涵更為富贍，如風景對比的素材因提及的地點

增加而更加多樣。 

綜上所述，本文欲跳脫過去研究范成大《西征小集》時，多只注意內容層面

的窠臼，嘗試自寫作手法切入，探討范成大如何將紀行的模式與思歸之寫綰合。

並剖析這樣的書寫手法在范成大詩作中的貢獻，與在紀行詩史上的開創。希望

此番探索能給予後人在閱讀《西征小集》，和研究紀行詩時另一個體察的視角。 

                                                 
載詩人移動的短程路線，幾無提及南征所訪以外的地方，故仍屬於線狀且小規模區域

的摹寫。《西征小集》的詩作雖仍多集中描寫某一地點，橫跨地域的書寫約僅佔全詩

的 20％，但與先前的兩組紀行詩相較下，已然是突破。又其中寫及鄉愁的詩作約佔

三分之二，可知鄉關之情顯然是使「吳」此地名加入詩作，而促成詩作記寫之土地疆

域擴大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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